
桂香馥郁的思绪
! 钱芳

一丝丝
一缕缕
一股股
桂香袭来
在这月光如水的夜晚

一束束
一抹抹
一片片
月光携馨香流泻

分明是吴刚的桂花酒

一转身
一回眸
一抬头

幽香撞怀
已是衣袖满盈

一凛冬
一暖春
一酷夏
季节划过静默
再次
喷薄成金秋这桂香馥郁的思绪

教师
! 潘国兄

好多种职业堪比教师
摆渡人园丁筑路工
……厨师
但是没有一个比教师更易遗忘

教师是冲着遗忘培养你的
“我将不再被需要！”———他多么高兴
你若像他一样聪明
甚至比他更聪明———他十分兴奋
简直是替你享受着荣耀
他为离别高兴
他为能够仰视你而

高兴

他数不出自己教过多少学生
他的面前永远站着新生

“老师，我要打败你，
我要把你的知识占为己有！”
他不止是欣赏
简直还积极促成此种占有

他不大读这些比喻句
“教师是人梯！”
“教师是铺路石！”
“教师是红烛！”
———“光荣属于后生，
光荣属于祖国！”
———他愿意这样承认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副刊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刊头题字：殷旭明

2017年9月26日 星期二
丁酉年八月初七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歌词）

! 雪安理 陈庚林

脚下是鲜血染红的土地
天上是七彩生辉的太阳
领袖迈着坚定的脚步
一次次走进老区的土屋 灶旁
不落下一个贫困的家庭
小康社会才能全民小康
年年惦记弱势群体的安危冷暖
脱贫攻坚的战役全面打响

心里有黎民百姓的渴望
肩头有共建和谐的担当
各地组织精干扶贫的队伍
一拨拨开进老区的城镇 村庄
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幸福生活才能幸福共享
天天关爱穷苦老少的衣食温饱
民生第一的工程举世无双

啊 我们俯身走进老区
把智慧和汗水融入穷乡僻壤
紧紧拉着亲人们的手同心同行
实现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九十也不惑
! 杜怀阳

母亲九十高寿了，虽
然耳朵有些聋，眼睛有些
看不清，但她老人家神智
清楚，思路敏捷，说起话
来中气很足，反应也快。
平日里，母亲除了伸伸腿、弯弯指头、活动活动
筋骨锻炼身体外，坚持“三看”：看时钟、看挂历、
看电视，看完后还总得唠叨一阵或议论一番，有
时还会出其不意找出个话题问我，经常弄得我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回答或解释。

这不，“七夕”当天中午刚吃饭，母亲便自言
自语：“今天又是个什么节呀？挂历上一个‘七’
字加个什么字，古里古怪的，叫人认不得也记不
得。”当时，我猜想：母亲不认识的字应该是

“夕”字。因而，她自然不知道“七夕节”是什么
节，但她又不好意思老问我，只好自言自语看我
理不理。当我告诉母亲“那个字读‘夕’，那个节
叫‘七夕节’，就是牛郎会织女的节”后，母亲似
乎懂了也满意了，不再作声。

还有一次，也是在吃午饭时，我们已经开始
动筷子了，母亲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好像在思
考什么问题。果然，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我：

“‘提手旁’加个‘母’字是什么字呀？”我一时搞
不懂母亲怎么想起问这个字的，暗自嘀咕：这是
个“拇”字呀，母亲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猜了
一会儿，我实在找不出缘故，只得先告诉她这个
字是“大拇指的‘拇’”字。谁知，母亲听后脸上
并没有任何表露，还是自言自语地在叽咕：“这
个‘入拇’是个什么玩艺呢？”听母亲这样说，我

便问道：“您是在哪里
看到这两个字的呀？”
母亲回答我说：“在挂
历上看到的。”于是，
我便站起身走向挂
历，看看究竟是怎么
回事。挂历翻开的是
当天日期，顺着挂历
上一排排有大有小的
字找下去，我发现其
中一栏写着“入梅”二
字。顿时，我明白了：
母亲看到的字就是这
两个字，由于她眼睛

看不清，误把“木字旁”
看成了“提手旁”，也把
“每”字看成了“母”字，
所以才提出个让我莫名
其妙、难以回答的问题。

回到饭桌边，我大着声音对母亲
说：“您看错了。那不是‘提手旁’
而是‘木字旁’，旁边也不是‘母’
字而是‘每’字。挂历上写的是
‘入梅’两个字，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一个节气。”母亲听后摇了摇
头没讲话，隔了一会儿，她才似
有所悟地对我们说：“到梅雨天
了，要下连阴雨了，东西都会上
霉，你们赶快趁天晴把衣裳被单
拿出去晒一晒吧。”

母亲每晚都准时看中央电视
台的《新闻连播》，眼睛看不清就
坐守在电视机旁盯着荧屏，耳听
不到干脆就不开音响。尽管如此，
她看得特认真特仔细，第二天吃
饭时总要给我们叙述一番头天晚
上看的内容。外国首脑来访问，她
看过后就会自豪地对我们说：“中
国强大了，外国人都跑的不歇
火！”解放军抗灾救灾，她看过后
就会心疼地对我们说：“那些解放
军太辛苦了！”前些日子，我那在
美国工作的侄女回国讲学，期间
回来看望她，母亲还给侄女上了
一堂课：“美国有什么好啊，现在
我们中国也不比它差！”

母亲每天坚持看时钟、看挂
历、看电视，不仅活动了身体，也
活络了脑子，因而，看上去根本
不像是九十岁的老人。其实，现
在家家都一样，生活幸福，环境
优美，邻里和谐，后代孝顺，老人
们不烦不恼不愁不怨，精气神旺
盛，身子板硬朗，活到百岁的多
得很。因此，老话说“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按我说，九十也不
惑。

叉鱼
! 姚维儒

单位门前有条小河，
早先是条灌溉渠，城市东
移马路拓宽延伸了，为美
化环境，几年前这里还安
装了仿大理石的栏杆。一
天下午，偶见许多人在小
河边驻足观望。噢，原来是
在看河里一条黑鱼及一群
鱼乌子。要是放到以前的
乡下，早就会有人迫不及
待地回去拿鱼叉了。

我当知青时，先插队
在司徒耿庭，因知青屋失
火后迁至官垛。耿庭、官垛
都是大庄子，两个大队都
有广袤的草田。草田在那
时可是农民的半个钱袋
子。草田，也叫荒田、草荡
子。由庄台往北眺望，春天
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翠绿；
转眼到了夏天，又变成丈
把高的青纱帐了；秋天的
芦苇是满眼的青灰色调，
它们在风中集体摇曳着身
体，绒绒的芦花也在有节
奏地摆晃着；到了初冬，草
田又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这时农田里已经没有什么
活干了，生产队便开始派
人到草田割芦材。芦材能
卖，能编窝茓、芦席或打芦
材络子，芦材下脚料是下
锅塘的最好燃料。

这里河港汊渠多，鱼
自然不会少，这也练就了
农民的捕鱼本领。约有半
数的农家有渔具，不用时
渔罩就悬挂在屋梁上，渔
叉与撑船篙一起搁在屋沿
下。喜欢弄鱼摸虾的有时
上工都捎带着渔叉。

黑鱼有爱到河边浅水
处晒太阳的习性。一天午

后上工的路上，我发现有
一条大黑鱼静卧在河边。
正当我兴奋不已时，二队
的一个农民已提着一把渔
叉轻手轻脚地过来，并用
眼神示意我别动。原来他
早就发现了大黑鱼，急忙
跑回家取了渔叉来。只见
他悄悄绕到大黑鱼侧面，
等走到距离大黑鱼最近
的地方便停了下来，双唇
紧闭，面色凝重，目不转
睛地紧盯着大黑鱼。然后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
渔叉高高地举过头顶，猛
地朝着大黑鱼扎去。随着
“哗”的一声响，平滑如镜
的河面破碎了，被刺中的
黑鱼，在水里不停地挣扎
着，从它扎伤处流出来的
血把河水染成了一缕缕的
红色。

叉鱼这活儿，既刺激
又快乐，也考验着人的智
慧、耐心，有时为守候一个

“猎物”要花费一两个小
时。叉鱼还是大有学问的。
下叉时要比看到鱼的实际
距离稍近一点、深一点。由
于光的折射，我们在水面
上看到的是鱼的虚像，比
鱼的实际位置要高。若是
遇到目标远的鱼，则飞标
似的放过去，有的还在鱼
叉的竹梢上系一根细绳，
便于回收。如法炮制，我居
然也叉到过鱼，体会到取
鱼更比吃鱼乐的愉悦。

上学路上
! 王晔

每一天的上班
路上，正常速度骑
车，从金桥路到文
游路，直走和拐弯，
两个红绿灯还是三
个红绿灯，10分钟就到了，骑
快一点也就七八分钟吧，但一
般会给自己一刻钟的时间预
算。

今天早晨早出门一两分
钟，这一路上的晃荡，真是悠
闲。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上学路
上，有一天贪玩，结果迟到了半
堂课。

记得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
时候，家住南大街，而学校在下
河边。那时的小镇是不大的，千
年的古老和沧桑，也只有两条街
的富足。而每一天走路到学校，
大概也就花费个10分钟吧。

那时真是最自由快乐的时
光。对不起自己，因为没有认认
真真地学习和考试过。感谢老
师，因为没有那么多作业要写，
也没有辅导班。而我们的上学
路，有时候是同学彼此之间来
家里等着一起走，有时候在路
上遇到一个又一个同学和朋
友。有时候我直行到北大街，好
像又有两三个巷子可以穿越，
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若在北
大街的奶奶家吃饭和睡觉，又
可以走那一条比较宽大但总感
觉满是灰的街道，可以经过妈
妈的钢瓶厂，再远一点也可以
去老姑奶奶家了。老姑奶奶家
自然是更好玩的，因为有我们
分不清的双胞胎舅舅，还有夏
天特别茂盛的硕果累累的梨
树，当然还有长长窄窄的小池

塘。比我大不了几
岁的双胞胎舅舅会
在夏天把木盆放在
小河里，让我和妹
妹还有治国表弟一

个个坐到盆里，他们对面站着
用竹篙为我们撑船玩。再回到
上学路上。从这一条路走，会是
另一个方向走进学校。路上若
有相遇，就是农村同学多一点
了。当然我们并没有什么城镇
和农村的区分，不过有时候上
着上着，有些农村女同学就回
家了。

让回忆的童年，再回到那
一个迟到的下午吧。那天的甓
社湖路，小镇最中心最热闹的
地方，有电影院，有书店，还有
卖好吃的零食和漂亮衣服布匹
的商店。而电影院外面有一块
广场一样的地方，居然还有木
偶戏。还没走近，就听见铿铿锵
锵的锣鼓声。最美好最善良最
大度的是这表演的人，现在想
想还是感谢，因为小孩子口袋
里没有钱给他，他也不阴沉了
脸来赶我们走。小小心灵的沉
醉中，不知道时间去了哪儿。直
到一位同学突然想起来，大叫
要迟到了，我们赶紧撒腿往学
校狂奔。教室门口，我们气喘吁
吁地喊报到。正在黑板上写字
的老师，停下板书，问我们干什
么去了。我们说，迷了木偶戏，
误了上学。老师一挥手，让我们
回座位去，没有一句责怪，更不
要说惩罚。

多年以后的现在，多想穿
越到从前。亲爱的老师，只想对
您鞠一躬，说声：谢谢。

少年赶集
! 施正荣

上小学的时候，到了逢集之日，只要是
星期天，我的好朋友小浩就会和他奶奶上
街赶集。我们几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很羡
慕他。因为我们是邻居，只要看到他赶集回
来，就找他问一些街上逢集的情景，但他总
是不那么高兴。我们就问他：“你每次赶集
回来怎么不高兴呢？我们很想逢集时上街去玩一玩，看
看热闹，就是大人不允许去。”他说：“我和奶奶赶集并不
是去玩，而是奶奶专门去给爷爷烧饭。”他爷爷在送桥医
院工作，每到逢集这天，来求医者门庭若市，老人家从早
上就开始接诊，要忙到午后才将一个又一个的求医者诊
治完。古稀之人，常常饿得头昏目眩。他奶奶为了照顾爷
爷，每到逢集日就上街为爷爷做饭。他爷爷是闻名扬州
北乡和天长一带的名中医。听他说，下午爷爷吃过饭后，
还要马不停蹄地出诊，到深夜才回来。我们说：“奶奶为
爷爷烧饭，你不会烧饭，可以上街玩嘛！”他说：“哪有时
间去玩，我爷爷教我抄药方子。”我们不知道抄药方子是
怎么回事，就问他：“爷爷要你抄药方子做什么？”他说：

“就是将爷爷为病人开好的处方抄写下来，我就只好抄
写了。”我们问他：“药方子你也看得懂？”他说：“似懂非
懂，有些字还不认识，只好照搬照抄。”我们很羡慕他的家
庭，爷爷和爸爸都是名医，他从上小学就开始背诵中医药
书了。后来逐渐明白，他爷爷让他抄药方，是想让他懂得
医药知识，也是他学医的开端。

记得有一年放暑假，逢集前一天，我想尽办法把爸爸妈
妈的工作做通了，他们终于同意我和小浩上街到集市上去
玩一玩。我兴高采烈地将这事告诉小浩，兴奋得一夜睡不着

觉。第二天一早，就急不可待地和小浩同他
奶奶一起上街赶集了。到了街上，他和他奶
奶就直奔医院，好在医院就在街南头，一上
街就到了。那时的医院是租用老街上的民
宅，总共不过七八间屋。进入医院大门，一
眼就看到后堂屋的门诊室里已经坐满了候

诊的人，他爷爷正在聚精会神地为病人把
脉。诊治了一个病人后发现了我们，他爷爷
就招呼小浩坐在对面抄药方子。我闲着无
事，站着看了一会儿，就一个人上街玩了。

那时的街道长不到 300米，宽不到 5
米。逢集这天早上，集市上南来北往的人

们纷至沓来，接踵摩肩。一些小商贩扯着嗓门在招徕着赶
集的人。有卖锄锹铲钗的，有卖瓜果菜蔬的，有卖香油豆
饼的，有卖锅碗瓢盆的，五花八门，品种繁多，热闹非凡。
我挤在人堆里四处张望，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妈妈
给了我2角钱。无意间走到了烧饼店门前。那时烧饼 2分
半钱一个，油条 3分半钱一根。集市上仅有 1家烧饼店，
炸油条的小店还在大桥埂上。尽管那时物质匮乏，银根特
紧，农民们一钱如命，但赶集卖了东西，还是舍得花点钱
买点油条烧饼之类的奢侈品带回去给孩子们解馋。逢集
时买油条烧饼的人们将店门挤得水泄不通。我挤不过大
人们，只好靠在角落，边看师傅们操作，边等待。看到师傅
们忙得汗流浃背，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渐渐懂得
了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劳动的道理。当一个烧饼买到
手时，我真舍不得吃，拿在手上老半天才慢慢品尝。

少年时的集市除了一条主街道外，在河道西边还有禽
市场、猪市场、牛市场。我怀着好奇心也去看热闹。禽市场
上都是农民们在买卖家禽和禽蛋。猪市场那大猪小猪的惨
叫声吓得我不敢直视。牛市场上，大人将手伸到牛嘴里，吓
得我胆战心惊。回家问大人才知道，这是察看牛的牙齿状
况，判断牛的年龄和健康。

玩到中午，回到医院找小浩，看到他还在全神贯注地
用毛笔抄写药方子。等到他爷爷将病人诊治完了，已经是
下午了，才吃午饭。我当然也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爷
爷出诊，我就陪小浩一起到集市上逛一下。赶集的人都已
散去了，小街道显得萧条冷清。因为他奶奶还要等待他爷
爷夜里回来，为爷爷烧夜餐，我们俩就边走边戏耍着，沿着
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一路回家了。


